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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率劲兵十数万，金宝数千艘，顺
流东下，将变姓名走楚作巨商。展逆于
彭山江口，纵火焚其舟，展身先士卒，殪
其前锋，风烈火猛，展登岸夹攻，枪铳弩
矢齐发。士卒辎重丧失多，急走成都。”
清杂史《蜀碧》记载了一段传奇的历史。
张献忠沉银的传说，便流传于四川。

江口遗址工作站如何确认战役发生
地？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
访江口遗址工作站副站长周羿杨，听她
细说其中的巧妙。

记者：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近期的工
作重点是什么？

周羿杨：目前，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岷
江到府河的河段已全部发掘完毕，对遗

址分布已整体掌握。野外工作基本已结
束，正在进行室内清理。后续大部分工
作就是进行科学研究。

记者：在确定遗址范围的过程中，有
哪些印象深刻的突破？

周羿杨：在发掘中段，大家都很疑
惑，为什么器物几乎集中在岷江东岸？
其实我们也曾在西岸进行试掘，确实没
有器物出土。后来我们通过一系列的研
究，发现岷江在这个河段，是从北往南
流，东岸才会有流水切割，形成航道。水
深才能行船，这里又是岷江与府河的交
汇处，自古以来船航行到这里，就会由大
船更换为小船，再往成都去。所以我们
推测，应当是船行驶到这里，在靠岸更换

船只的过程中，遭到了伏击而沉没。
记者：如何确定这里就是张献忠遭

到伏击的地方？过去这么多年，器物是
否会因为流水而挪动？

周羿杨：一共有三方面的原因。首
先，我们做了等比例研究，等比例地缩小
了河床的石子、银锭，做了一个水流冲击
实验，证明确实不会有太大的位移，因此
帮助我们确认了，这里就是第一战场。其
次，考古现场有一个现象，就是同类型的
东西，在同一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富集。很
有可能是当时的人把同类型的东西进行
了分箱装，才会出现这个堆积现象。还有
就是，江口崖墓的山体为红砂石，整个河
床也是。红砂石质地较软，贵重金属掉下

去后，基本就会嵌在砂石里头，会有一些
嵌痕。通过考古发掘，我们也看到了这些
嵌痕。所以可以肯定，这些文物就是在原
位沉下去的，并没有较大的位移。其实，
考古就跟刑侦案拼凑线索一个道理，去反
推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

记者：这些文物预计要用多长时间
才能整理完毕？

周羿杨：我们都在加班加点地做，但
因为体量太大，所以还是按照一年一期
的计划来实行。此外，遗址博物馆也在
建设中。整个博物馆都要建立在研究的
基础上，才能呈现得更好。我们现在也
在努力推进这个事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可欣徐瑛蔓

7月31日，《眉山市土地储备考古前
置管理办法》正式出台。这意味着继成
都之后，四川又一城市把基本建设考古
前置推进到土地储备考古前置。“先考
古，后出让”，这不仅能缓解文物保护与
城乡建设的矛盾，更意味着文化资源富
集的眉山，将会为保护地下文物作出更
多的尝试和努力。包括江口遗址工作站
副站长周羿杨在内的工作站成员，是践
行该政策的重要力量之一。

尽管发掘工作已告一段落，江口遗
址工作站的成员们依旧忙碌着。目前最
紧要的工作，就是将7万多件出水器物
进行分类，进而挑出每个类别的典型器
物，描述、绘图、撰写考古报告。明朝白
银货币的流通、社会经济状况、军事制
度、金饰研究……这7万多件器物，能为
考古工作者提供多个角度，还原明末的
社会。“材料非常丰富，想怎么做研究都
行，只要敢想就敢做。”周羿杨说。

国内首次围堰考古
办法总比困难多

2015年，周羿杨从大学毕业，进入四
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下简称省考古
院）工作。当时省考古院人手并不充足，
只要田野调查有需要，无论是负责绘图还
是负责库房管理的工作人员都要参与进
来。负责管理库房的周羿杨，被安排在成
昆铁路西昌段沿线进行考古调查和发
掘。阴差阳错，因带队老师负伤休息，周
羿杨得到机会来到江口遗址参与发掘。

没有遗迹，没有地层，更没有载人潜
水艇和科考船，有的只是岷江浑浊的江
水，日夜不停地冲刷着布满泥沙和鹅卵
石的河道。陆地上的考古经验，在这里
并不能发挥太多用处。经过数次专家论
证会，才决定以围堰方式进行发掘。联
合考古队在发掘区域外围围上一个大的
围堰，在其中再围出一个小围堰，用导流
渠将子围堰中的水排出，再用大型抽水
机24小时不间断抽水。这是国内首次
围堰考古。

“遇到一些特别重要的文物发掘，如
果当天没法提取，就只能派人整宿驻
守。所以跟陆地上的考古发掘相比，会

有更多的突发情况，困难也很多，但办法
总比困难多。”周羿杨说。

“办法总比困难多。”想必江口遗址工
作站的成员们也一定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才能熬过不知道江底是否有遗物的焦虑，
最终证实江口沉银传说的真实性。他们
在发掘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流
程，用坐标系记录下7万多件出水文物的
出水位置，以及它们的出水状态。

两代人的接力
做好江口遗址“守城”工作

其实，江口遗址工作站副站长的身
份，周羿杨还在适应中。2023年8月，她
开始主持江口遗址的部分工作。“以前不
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现在除了本职
工作外，周羿杨还有不少行政事务需要
处理。

但周羿杨不内耗，不焦虑。想不通
的时候，就放空一下，然后再捋出头绪
来。“凡事都会有先后顺序。我能做的，
就是尽可能在我的层面，解决能解决的
问题。解决不了的，还有刘院。”周羿杨
口中的刘院，就是省考古院副院长、江口
遗址工作站站长刘志岩。

周羿杨说，团队压力最大的时候，是刘
志岩带队刚到江口遗址展开发掘那会儿。

尽管四川多地都在传唱“石牛（龙）
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
成都府”的寻银诀，但沉银的地方究竟在
哪里，谁也给不了准信。

江口遗址工作站平日的办公地点就
在江口汉崖墓博物馆。站在博物馆二
楼，就能看到一期发掘区。“那段时间，刘
院常站在博物馆二楼，眉头紧锁地望着
发掘区。”直到有比较重要的文物出水，
工作站成员心里的石头才落地。

在刘志岩的带领下，江口遗址工作站
的成员有了明确分工，以至周羿杨接手
时，刘志岩已将团队的整体研究方向、引
进什么样的人才、团队成员能有什么样的
发展，“安排”得明明白白。“这已是一个非
常成熟的团队。包括我自己，也是在他的
指引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周羿杨说。

如今，这位已成长起来的工作站副
站长，已对自己和团队的发展有了明确
认识：“现在要做的，就是跳出我自身的
局限，完善团队结构。我能做的，基本就
是‘守城’工作，保证工作站正常运行，配
合博物馆建设等。”

普通人也能参与
创造公众与江口的共同记忆

江口遗址是全国首个通过社交媒体
招募志愿者参与考古发掘的遗址。这也
是刘志岩提出的创新。江口遗址有着自
己的独特性。因为没有遗迹，也不需要刮
面，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标准的发掘流程，
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挺容易上手”。所
以，考古站把工作流程分解后，发现拍照、
发掘、资料整理等，志愿者都能参与其中。

“当时每一个探方都有一个负责人，
发掘组、摄影组、资料组都驻扎在下面。
器物出水后，就记录位置、初步清理并拍
照，然后资料组在现场记录完后，就回到
工作站里录系统、打标签、装袋、入库。随
后，我就在库房里进行进一步的清理，文
保组开始拍照等后续工作。”周羿杨说。

如今，周羿杨并不太能记得每个志
愿者的名字，但却对考古在他们身上留
下的烙印如数家珍。

来自四川大学锦江学院的一名志愿
者，负责现场采集和标签记录，虽然本科
专业与考古并不相关，但后来却考到了中
山大学人类学专业，毕业后就职于某文管
所；有的志愿者参与发掘后，去了学校任
教，为文博行业培养下一代人才；更有人
学成后返回江口遗址工作站，成为正式一
员。“这个影响是深远的，也是非常有意义
的。大家参与这个遗址的考古工作后，投
身到了这个行业中。”周羿杨说。

当时，每个批次志愿者，都能分到工
作日记，用以记录每天的工作内容。“一
些孩子会记录一些生活化的内容，写得
很有文采。”这是公众与江口遗址之间的
共同记忆。考古站的工作人员也试着将
内容整理成册，作为公众考古的其中一
个部分，珍藏起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徐瑛蔓

江口遗址副站长周羿杨：

接力做好江口遗址“守城”工作

周羿杨，江口遗址工作站副站
长。曾获评“四川省第一次全国可移
动文物普查工作先进个人”奖。后陆
续参与天府国际机场调查、成昆铁路
复线宋家坎遗址发掘、江口明末战场
遗址发掘等项目。其间曾任职考古类
学术期刊《四川文物》编辑部编辑。

如何锁定张献忠沉银之处？
对话江口遗址工作站副站长周羿杨

人物简介

江口遗址出水的文物。江口遗址工作站供图

周羿杨在工作中。受访者供图

江口明末战场遗址位于眉山市彭
山区江口街道，地处岷江与锦江交汇
处的河道内，北距成都市约 60 公里，
南距眉山市约20公里，是1646年张献
忠与杨展交战的古代战场遗址。该遗
址的发现实证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
说。曾获评为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

遗址介绍


